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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新四军“三五支队”
韩祥林

《鹤发情怀》2014年第5期有文章写到“浙东四明山地区新四军第三、第五联合支队”。当年在新四军中称之为“联合支队”的部队，极为少见，未知是否系“三五支队”？

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期间，江南大片国土沦陷。我党江苏省委即在江南敌后，组织了一些抗日武装，建立游击基点。在浦东南汇泥城曾建有由连柏生同志领导的一支武装。先以“南汇县抗日保卫团”为名，从一个中队发展成一个大队，即“南汇县抗日保卫团第二大队”，由连柏生同志任大队长。以后该部通过统战关系，取得了“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的正式番号。我党领导的浦东部队就此改称为“三五支队”。

1941年日寇发起甬（宁波）绍（兴）战役，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浙东沦陷敌手。是年6月，我浦东的“三五支队”奉命在连柏生等同志率领下，分批南渡杭州湾，在“三北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时称“三北地区”，系指慈溪、余姚、镇海三县北部杭州湾一带地区。为便于在新区开展工作，华中局决定该部仍沿用“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番号。“三五支队”的抗日活动，深得人民拥护。它的威名在浙东人民中，可称得上家喻户晓，老幼皆知。这支部队迅速发展成以四明山为游击根据地的游击纵队。1944年1月，公开改称为新四军浙东纵队。

1944年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率部从苏中南下，建立“新四军苏浙军区”。浙东纵队即归入“苏浙军区”序列。1945年日寇投降，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为表示我党和平诚意，主动撤出长江以南8个解放区，浙东纵队遂与“苏浙军区”的其他部队，一起北撤苏中。以后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的解放一江山岛等战役中，该部（前身为三五支队）又屡立战功。

以上情况，供参考。

2015年3月2日
我所目睹的日军暴行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

杨  宇
一、我家四间房屋被日军烧光

1942年1月，我年满七岁，已读小学二年级，完全知事，正值寒假期间，目睹侵华日军所犯暴行，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那天，一小股日军和伪军，从江苏省东台县（今如东县）栟茶镇出动，下乡“扫荡”，日军纵火将我家四间房烧得精光。

当时，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已经逃离到距家5里（2500米）之遥的亲戚家中，只见远处一股浓烟继而一团火光冲天。有人传来消息：“杨家场被鬼子放火烧了”。杨家场是我家居住的自然村地名，居民有20余户，其中，多数是没有什么“背景”的老百姓，只有一户与伪军团长戴二银有亲戚关系，我家情况有所不同：大伯父杨家声（又名杨逸仙）是抗日民主政府的区长，而我的父亲杨家璧（又名杨占蔺）是区政府文教辅导员。听说杨家场被烧了，母亲立即意识到：“不好，鬼子烧房子，会从我家动手。”母亲说，“杨宇，你年纪最大，快，跑回去看看。”奉母命我跑回去看到的只是一片焦土，有的地方还在冒烟，我家的四间房屋已经全部化为灰烬。

二、邻居家女孩被日军轮奸致病而亡

我木木地站在焦土边流泪，一位邻居老奶奶对我说：“大家都来救火，鬼子不让救。二姑娘家也来救火，后来……”她说不下去了。原来，就在同一天，距我家不到半里（250米）路的一户人家，13岁的二姑娘，被日军从火场拉走后，有5名日军对她施暴轮奸。这位二姑娘，是我同学的二姐，我亦称她“二姐”。听说二姐被鬼子轮奸，我便离开焦土场地，到她家探望。我看到，她们全家都在哭泣，唯二姐不哭，面色蜡黄，躺在床上盖着被子一言不语。她见到我，向我摇摇手，意欲要我走开。我走开后，看到她的母亲一边哭泣，一边在木盆里洗有血渍的衣服，木盆里的水都是红颜色。“二姐”从此身染重病，不过数月死于非命。一枚含苞欲放的花朵就这样夭折了。

三、日军实施细菌战致我父亲罹难于“黑热病”

我父亲原系上海劳动大学经济学院学生。“九·一八”事变后，赴南京参与请愿活动，被校方以“赤色色彩”之名开除。其实，父亲并非共产党员，只是一名爱国热血青年。父亲被校方开除后，回到家乡任啟新小学校长。1940年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父亲任区文教辅导员，算是一名基层文教工作人员。

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散布细菌，使我父亲于1942年春罹患“黑热病”，腹水严重。当时的江苏省农村，根本不存在治疗“黑热病”此种疾病的条件。母亲曾经请郎中（时称中医为“郎中”）来为父亲治病，只见这位郎中用一根银针，刺入父亲腹部，命我手托一只大碗放置在这根银针一端下方，一会儿，沿针流出一大碗水。这种放水治疗方法，毫无效果，隔了不几天，父亲不仅腹水又严重起来，而且腹部、腰部皮肤溃疡、出血，并发高烧不退，这样折腾了一年多，于1943年9月身亡，年仅32岁。父亲因患“黑热病”而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四、从吉徐乡的由来看日军暴行

父亲逝世后，一天，栟茶区委书记徐文（广东省人）和区武装工作大队大队长吉春发（本乡人），带着通讯员和几名区委、区政府工作人员，因情况不明，在行动中与10余名日军、30余名伪军遭遇。日军用轻机枪、步枪齐向我部射击。吉、徐二位一面还击，一面指挥、掩护其他人员立即转移。人员转移后，他们二人终因寡不敌众均被俘。凶恶的日军对其严刑拷打致死后，残酷地割下他们的头颅，挂在栟茶镇北板桥垛竹竿上10余天，路人均见到，我也看到了这种惨不忍睹的血腥状况。之后，抗日民主政府为纪念吉、徐二位烈士，将我的家乡啟新乡命名为吉徐乡，我就读的乡村小学啟新小学亦改称为吉徐小学，母亲崔振奥被任命为吉徐小学校长。

从我7岁知事至10岁，亦即至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所闻侵华日军犯下的暴行甚多，后来读了一些书面资料，知道的日军暴行更甚。上述四件事是我亲自所目睹且始终不能忘怀和抹去。仅从这四件事实，就能说明，光未然（张光年）在《黄水谣》中写下的，“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一片凄凉……”是完完全全、的的确确的铁的事实。70多年过去了，人们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可是，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口称继承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基因”，否认7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在美国参众两院国会上发表演说，要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推行“自由民主”，妄图充当地区霸主，这是世人不能不警惕的。

今天，我之所以写这篇短文，绝不是要唤起私家仇恨，也不是为了鼓噪“民粹”，而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衷心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少年（包括我的子孙辈），经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提高觉悟，响应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同时，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同亚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道，共同努力，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

2015年5月9日
回忆战争岁月（一）
丛远宽
抗战胜利70周年，举国上下万众欢腾。作为一名党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四军老战士，在这光辉喜庆的日子里，使我不由想起了那硝烟弥漫的战场情景，更想起了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他们在战斗中的英雄形象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我特别怀念那些为共和国而献出生命的首长和战友，想起他们，我就心潮起伏，激动不已，70多年前的许多往事，勾起了我深深的回忆：

艰苦的童年

我1928年冬天出生在江苏省如皋县薛窑区三义乡刘家老圩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排行老四，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家六口靠种一亩半薄地。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年四季帮人家种地干活；大哥在外为人家织布，二哥做木工，勤俭持家的母亲带着姐姐和我干自己家的农活，农忙时也帮人家抢种抢收，尽管全家人拼死拼活，但生活仍十分贫困，吃不饱、穿不暖。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父亲喘不过气，他劳累过度，积劳成疾，一身是病，请不起医生，也无钱买药，临终前想吃块牛肉也不能如愿，五十多岁就离开了人世。家中失去了顶梁柱，日子就更加难过。两个哥哥相继成婚，另立门户，姐姐也出嫁了，剩下我们母子二人苦度岁月。每当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去上学，我是何等的羡慕啊。
可是我知道家里穷的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能力供我上学呢，只有把强烈的读书欲望深深的埋在心底，每天跟着母亲去田间劳作。没想到在我10岁那年，临近的东山圩有个名叫刘奎壁的私塾先生，看到我勤劳忠实，便喜欢上了我。亲自到我家里找到我的母亲，让我到他那里念书。我母亲说家里穷交不起学费，先生对她说：“你儿子到我这里来念书，不收学费，也不轮饭（老师轮流到学生家吃饭）。”我一听，高兴的跳了起来，读书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就这样跟着刘先生进了他的私塾，先生给我取了名字——远宽。我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每天从家里到私塾来回十几里路，在路上就把先生要求背诵的课文默默地背熟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学完了三年的课程，从三字经、千字文到论语、幼学全部读完，深得先生赞扬，过年时还特地带上我为村民们写春联，有意让我成为他日后私塾的接班人。然而，这样的学习生涯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母亲一个人忙里忙外，起早摸黑，没有帮手，终于体力不支，很快就病倒了，田里的农活没人干，就连一日三餐也到不了嘴，我别无他法，只得谢绝了刘先生的好意，辍学回家，同母亲相依为命共度岁月，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干起了所有的农活。

参加新四军

我9岁那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侵略军也到了我的家乡，他们疯狂地到处杀人放火，“清乡”、“扫荡”，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中国大地上一片白色恐怖，劳苦大众朝不保夕，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种种暴行，在石庄镇上看到几个鬼子用刺刀把一个老百姓活活刺死；在我们村，几个日本兽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了逃之不及的叔伯姐姐和隔壁邻居家的小姑娘，她们当时都是只有十几岁的少女；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农家妇女遭到奸污后，又被鬼子残忍地用刺刀从下身通到上身；好端端的一座庙宇，也被日本兵一把火化为灰烬……所有的这些触目惊心的悲惨景象，我刻骨铭心，在我胸中激起了满腔仇恨；我怒火中烧，敢怒不敢言，我心想长此下去，我们中国人就有被杀光的危险，那可真叫亡国灭种了，难道我们中国人就这样任人宰割吗？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抗日的新四军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围歼屠杀，更激起了我对反动政府的无比愤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中的抗日烽火风起云涌，如皋也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不做亡国奴！”“打到日本帝国主义！”“行动起来加入新四军！”这些口号令我心动，让我振奋，看到了希望。那时新四军的游击队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经常从我们村经过，我就跟在他们后面，游击队员们为了保密，也考虑我的安全，不让跟；但是跟了几次下来，我就下定了决心：参加新四军！但那时年龄尚小，游击队不收。有次我又跟着游击队，再次表示我要加入新四军，队长说：“你个儿还没枪杆高，过二年再来吧。”我心里想，等两年我15岁，大概就可以收了，我心里盘算着。等下一次游击队再次路过的时候，我还跟在后面，就对他们说我已经15岁了，能参加新四军了。就这样，1941年6月，我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妈妈，参加了三义乡的新四军基干队，投身抗日战场。在基干队，被分配在侦察班，没过几天就把我调到区队，成为一名身穿灰军装，佩戴“N4A”臂章的新四军小战士。
幸福的会见
徐学渔
地下党活动时期是实行单线领导。龚绍源同志是我上级的上级，上海解放后他曾任嵩山区、卢湾区区委书记，后又任金山石化总厂围海建厂的总指挥，为中国合成纤维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14年3月7日，龚绍源同志宴请解放前在《中学时代》（地下党所办杂志）工作的一批同志，应约前去的有王道生、马福龙、《中学时代》的忠实读者——现为音乐学院的教授蔡国良同志和我。他当时住在一幢旧式的小洋房中，我们在就餐的过程当中，回忆了当初一起奋斗的经历。

龚绍源同志尽管已经93岁了，但是声音依旧很响亮。座谈中大家都对全国解放以后，经过“三大”改造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造成一些同志受到迫害很有感慨。在这批人当中，最难忘的是董思林同志这么优秀的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竟然被迫害至死，至今连尸骨都未曾找到。吴从云是我校副校长，“文革”开始第一个被迫害自杀，我们非常怀念。马福龙同志被戴了右派帽子18年之久。我算是最幸运的了，虽受审查，但因一些问题查无实据，就以调动工作为名调我到当时的上海第二师范学院。

大家又谈到了反右扩大化的严重性，有些人“帮助党整风”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作为右派分子处理。这批同志能够活着过来就已经是最大幸福了。

当天吃饭有干贝汤，昆山盐卤鸭，红烧烤鸡，桂鱼，深水带鱼以及昆山带来的各种新鲜蔬菜。饭后老龚还邀请大家喝咖啡。

最后大家依依不舍散会了，现在回忆起来是一次幸福的聚会。

《咏老诗选注》前言和后记
吴世常
前  言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咏老诗的社会功能，也是这样的。

读曹操的《步出夏门行（龟虽寿）》、陆游的《书愤二首》等诗篇，可以“触物起情”、“感发意志”，鼓舞人们奋发向上、老有所为的精神。

读杜甫的《垂老别》、李觏的《哀老妇》等诗篇，可以想见当时社会黑暗、人民痛苦的惨景，从而激发起仁人志士们除旧布新、奋起抗争的决心。

读商山四皓的《紫芝歌》、白居易的《老戒》、侯友彰的《示子》等诗篇，可以知道为官之道、处世之方、教子之法，起着团结群众、教育人民的作用。

读王维的《老将行》、杜荀鹤的《乱后逢村叟（时世行）》等诗篇，不禁怨从中来，义愤填胸，反对欺弱，讨还公平之情，油然而生矣。

当然，优秀的咏老诗，之所以广泛流传、脍炙人口，除了其思想感情真挚、生活实践丰富等内容因素外，还与其艺术构思巧妙、语言表达生动等形式因素紧密相连。“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情欲信，辞欲巧”，“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足见咏老诗的作者们，是深知力行孔子这些创作理论的。

后  记

离休后，先是应邀参加了《古籍书名辞典》、《上海妇女志》等书的编写工作，同时也想到，该为老年朋友们做点事情。于是边访问老年亲友，边奔走大小图书馆，积累较多资料后，决定编写这本《咏老诗选注》。正当按计划进行时，心脏病突发，只好住进医院，实施搭桥手术。待出院后，发现所积资料及部分初稿，在雇人打扫房间时，被视为废纸而清除掉了。数年辛苦所得，一旦失去，内心痛苦，实难言状。是就此停笔还是从头再来？思忖良久，乃下定决心：有生之年，偿还夙愿。从此边养病边执笔，经过七个寒暑，总算完稿了。但人也老了不少。

还要说明的是：一是本书编写时间较长，前后体例不尽统一；二是援引资料较多，因篇幅所限，未能一一注明出处，尚希原作者鉴谅；三是承蒙亲友热情相助，才使得此书得以问世，除深致谢以外，尚希予以批评指正。

2013年4月30日

上海见闻录

——难忘的1948之三

管继英

官僚贪污，蓄妾嫖娼。

奸商囤积，物价飞涨。

“金圆”扑火，越烧越旺。

失学失业，百姓遭殃。

散兵游勇，为非作歹。

革命志士，受尽迫害。

美蒋勾结，坚持内战。

《你是灯塔》，校园流传。

2015年5月25日
生查子

——哀悼“东方之星”遇难

张  辉

生死两重天，转瞬咫尺间。

狂风翻巨轮① ，满船遭灾难。

亲人闻噩耗，嚎啕肠欲断。

凡人难万能，敬畏防再现。
注：
①“东方之星”属四川省游轮，约2000余吨。可容500名游客，船上载有来自八省市的游客456人，船行至湖北监利，突遭龙卷风，顷刻之间被卷翻，船底朝天。游客中年长者83岁，幼者仅3岁，国家组织海陆空各方面专家500余人营救，仅14人获救。余者均殒命，惨痛之极，特记之，聊表哀悼之情。
2015年6月2日
校友聚会感怀①
赵兴华
地球转过五十春，当年学子古稀人。
十年动乱殃百姓，此届受害最最深！

背井离乡赴外地②，忍着泪水别亲人！

好在一切成过去，凄苦化力炼自身！
注：
①我校原物理系65级全体同学于今年五月卅日在我校数理学院聚会，庆贺进校学习五十周年。邀请了当年任课老师及系里工作人员参加，我也参加了会议。

②当时的师范学院是上海地方院校，学生毕业后全部分配到上海市各中学任教（少数有到高校的）。而65届只读了一年后，“内乱”开始了，“阶级斗争”压倒一切！毕业时全部分配到外地工作。而且是边远的省，如新疆、云南、贵州等省。有一位女生被分配到新疆，退休后才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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